
湖 畔 的 鸟
苏连硕

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
真和东海女真。其中，建州女真、
海西女真实力最强，东海女真，就
成了其他两个女真部落的争取对象。

东海女真觉得被其他两个女真
部落吞并，不如主动投靠。他们掂
量来掂量去，还是选择投靠努尔哈
赤。

努尔哈赤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壮
大自己实力的机会。于是，他派出
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
义子扈尔汉、大将费英东、扬古
利、常书等人，率部众 3000 人，前
去迎接。如此高规格，一是表示诚
意，二是表示尊重。

就在众人行军过程中，突然一
道白光，掠过军旗。

资格最老的舒尔哈齐提出另择
黄道吉日出征，也是那些久经战阵
的老将们的真实想法，常书和纳齐
布支持舒尔哈齐的建议。

但是，作为满洲冉冉升起的政
治新星，有可能成为未来接班人的
褚英，根本不信这一
套。他觉得，就因为
一道白光，就退而不
去，会让老爸瞧不起
自己，怀疑自己难当
大任。

在圈子里，很多
人都明白，褚英是努
尔哈赤刻意培养的接
班人。在这个关键时
刻 ， 自 己 不 支 持 褚
英，等褚英接班掌权
之后，肯定会和自己
算这笔账的。

于是，大部分人
都选择支持褚英和代善，继续前进。

在圈子里，人们都愿意为了前
途烧热灶，谁愿意赌上自己的前途
暖冷锅？

迎接东海女真归顺建州女真的
所有事宜，进行得非常顺利。但
是，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却遇到了
海西女真乌拉部的拦截。

经过一番恶战，博克多父子当
场战死，贝勒常住父子、胡克布被
擒，共斩乌拉军 3000 人首级，获战
马5000匹、盔甲3000副。

乌碣崖一战，褚英、代善迅速
捞足政治资本，尤其是褚英，为自
己奠定了成为建州圈子里二把手的
基础。此战也让努尔哈赤抓住舒尔
哈齐的把柄，将其踢出权力核心。

努尔哈赤见儿子们已经能担重
任，舒尔哈齐对他来说，已经可有
可无。并且，在他实现圈子里大权
独揽、政事独断的过程中，舒尔哈
齐已经成为他的最大障碍，于是将
舒尔哈齐踢除出局便顺理成章了。

在一个圈子里，和一把手不是
一条心的二把手、或者让一把手不

放心的二把手，是最难受的。让一
把手怀疑，又遭到三把手挑战的二
把手，日子更是没法过的。

建州圈子里的二把手舒尔哈
齐，不但遭到一把手努尔哈赤的怀
疑，又遭到三把手褚英的挑战，处
境越来越难了。

褚英对付舒尔哈齐这样有实
力、有威望、有人缘的二把手，最
好的办法不是用刀砍，而是用水
煮。

只要有合适的理由，儿子是
一定要提拔的。鉴于褚英、代善在
乌碣崖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努尔哈
赤封赠褚英“阿尔哈图土门”的称
号，阿尔哈图土门就是足智多谋的
意思。封赠代善“古英巴图鲁”荣
誉称号，翻译过来就是钢铁英雄。

有 奖 就 有 罚 。 努 尔 哈 赤 以
“逗留、畏战”的罪名，逮捕了常
书、纳布齐，要处死他们。

在一个圈子里，如果不站在
一把手的队列里，无论你有多大的

能力，为圈子作多大
的 贡 献 ， 都 是 无 用
的。

从 那 以 后 ， 舒
尔哈齐就成了建州圈
子里的闲人。同时是
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
人，让他赋闲在家，
就等于要了他的命，
牢 骚 、 抱 怨 自 然 会
有。他经常对身边的
人说：“与其这样苟
活，还不如去死。”

自从 1606 年努
尔哈赤被蒙古喀尔喀

五部推为“昆都伦汗”之后，他已
经由满洲之主变成了满蒙之主。

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为了
在圈子里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是绝
对不允许任何人与他平起平坐的。
那么，能跟他平起平坐的舒尔哈
齐，自然成为他的重点打击目标。

努尔哈赤要铲除舒尔哈齐，不
是不想下手，只缺合适的借口。

努尔哈赤心里很清楚，舒尔哈
齐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他逼的。
他这两年间做的所有决定，根本就
没有考虑过弟弟的感受，更没有考
虑过弟弟的利益。如果他是舒尔哈
齐，早与他公开宣战了，根本不会
这样忍耐、等待，把希望寄托在别
人的改变上。

现在，如果努尔哈赤对舒尔哈
齐动武，结果只有一个，会把这位
满洲名将送到大明，或者送到乌拉
部。这样，就不是满洲少了一个闲
人那么简单了。

老 实 人 是 可 以 欺 负
的 ， 但 把 老 实 人 逼 成 魔
鬼，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2

李清有点儿犹豫：“谈主席请我
来的，我得跟他说一声吧？”

富鱼边在前面走边回头跟李清
说：“别当他是一盘菜，你有稿子千万
不能给他，你把稿子给他，他当时答
应得山盟海誓，过后就扔了。再说，
他根本也看不懂稿子，他一写机关材
料的，原来想当财政局长了，可财政
局长能是他那样当的？被安排到文
联做主席，可他根本不知道文联是个
啥样的地方，总拿文联当文化局当官
衙门。”

李清觉得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
地把老谈和他喊来的那帮人放下，跟
富鱼央求：“这样不好，毕竟是他带我
到这里来的，不跟人家说一声不礼
貌，人家请我吃饭，也是好心。”

富鱼眼睛蚊子一样叮咬住李清，
然后拉了李清的胳膊就走，一直拉到
了东京包厢门口：“我跟你说李清，你
得听我的，我带你进去跟他招呼一
声，然后你就得跟我出来。”

李清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才
好，不等她说什么，富
鱼就先推开了东京包
厢的门。

老 谈 和 他 喊 来
那些能唱的，根本没
想到富鱼会在这个错
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
突然错误地出现，情
绪上都轻微地失措。
老谈看了富鱼一眼，
感觉真是冤家路窄，
又看了跟在富鱼后面
的李清，知道酒又喝
不消停了，就故意低
下头不理富鱼。富鱼
最受不了的就是他这个假深沉，身体
往前凑到了桌子边，跟老谈说：“李清
是来找我的，我把她带走了。”

富鱼这话说得非常生硬，口气完
全不容置疑。老谈在那些能唱的面
前实在是丢不起这个面子，就抬起头
来跟富鱼撒威：“富鱼，你小子也太目
中无人了，你年轻人这么翘尾巴有啥
好处？”

富鱼傲慢地笑了一下，眉毛往上
扬着：“翘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你
们大家慢用着吧，李清跟我走了。”

说完，富鱼就拉了李清的胳膊
走，劲非常大，李清想不跟着都不成。

富鱼让李清在身边坐下，然后给
雷诺介绍：“李清，写小说的，郭力顺
老师的粉丝，我和江大佑的文友。”

雷诺赶紧表示欢迎：“能和女作
家认识，都是富鱼给我的机会呀。”又
对着还没坐下的出纳，“加菜。”

出纳答应着，出去加菜了。李清
不好意思，赶紧表示不用换菜了。

富鱼让她别客气：“跟雷经理客
气什么呀，今儿他不加菜我还不高兴
呢。”

雷诺说：“那是那是，富鱼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哪能让朋友吃残汤剩
菜。”

李清腼腆地谢了雷诺。
会计出纳让李清挨着她们俩坐，

可被富鱼按住了。
“就坐我边上。”
李清只好在富鱼身边安顿下来。
接着，富鱼就把李清在编辑部等

他看稿子，还有被老谈强拉来吃饭的
过程，渲染了一番。

富鱼说：“我敢保证，李清如果你
是个男作者，他会请你吃这顿饭？”

一直没有发言的会计插话说：
“别把人想象得那么坏，不一定就你
说的那样。”

富鱼又把一支烟插在嘴唇上，却
找不到火。李清看见火机在一张餐
巾纸下面埋伏着，就拿出来帮他把烟
点上。富鱼吸了一口烟，跟李清说：

“雷经理让我讲课，李清和江大佑你
们也顺便听听。”

雷诺带头给富鱼鼓掌，大家都为
他拍了巴掌。

富鱼把长头发往
后甩了甩，然后说：“别
看我有些愤世嫉俗，我
是故意用我这样的脾
气把品格擦亮你们知
道不知道？眼下的中
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
知道吗？是德行，是操
守。”富鱼顿了顿，继续
说：“先说农村，父子反
目，兄弟成仇，一片都
是泥泞。”

雷诺说：“这个
他 说 得 是 有 点 儿 过

火。”
富鱼说：“你说过火？我看你才

是脱离实际生活。”
雷诺又说：“哪有父子反目兄弟

成仇那么严重。”
李清插言讲了发生在她家乡李

桥村的一个事，正好佐证了富鱼的观
点。

李清说：“我们家后街姓李的
哥俩，东西院住着，东院有个老母
鸡总去西院的鸡窝下蛋，西院当嫂
子的图小，死活不承认东院的鸡过
来下蛋了。当弟妹的更是个要尖
的，这么一来，铜锅碰到了铁刷
子，妯娌间就接连吵了好些天，脸
是掰了，也没吵出个里表来。两个
娘儿们晚上都跟自己的爷们儿奏
本。开始的时候哥俩没往心里去，
可是，时日长了，哥俩就打起来
了，哥哥先动手打了弟弟一嘴巴，
弟弟更不受屈，当头给了哥哥一棒
子，手重了，当时哥哥就背过气去
了，再就没缓过来。这不，
为了几个鸡蛋，哥哥让弟弟打
了，弟弟被抓起来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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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俎绿城绿城

我喜看云。幼年时多幻
想，喜看云无穷之变幻，于风起
云涌，雨霁云停之时，我常仰脸
看天，看那黑色、灰色、白色以
及绚烂多彩之云在空中涌动开
阖，亦卷亦舒，且将我的想象赋
予那无心之物，默念其像狮、像
虎、像龙、像兔、像奔马、像走
狗、像雪峰、像黑崖、像厉鬼、像
仙子……看云之全神贯注的程
度，远胜于听老师讲课与做作
业。李白有诗云：“白云见我
去，亦为我飞翻。”而我却觉得
那满天的云霓似乎见我看它
们，而为我殷勤飞翻变幻矣。

我以诗书为伴之后，则由
喜看云变幻之奇而转为喜看云
变幻之美。春夏秋冬四季，阴
晴雨雪之时，若有闲暇，常看云
以自遣。云随季节变化而各
异，春云明媚，夏云火热，秋云
高爽，冬云沉郁。而由于天气
之不同，所见之云又仿佛一幅

幅绝不相同的图画，各具其美：
云淡天高，雨霁风止是一种美，
云如涌烟，雨如散丝又是一种
美；红云似火，气烧天地是一种
美，纤云似卷，朗月舒波又是一
种美；孤云独闲，众鸟飞尽是一
种美，晚霞千片，秋雁成行又是
一种美……云为天之衣，万里
无云、碧空如洗固然也美，但苍
穹却因为少了云而变成了没有
任何装饰的裸体，无论是入诗，
还是入画，都可能会使人感到
一种缺憾。

变幻无定的云常能引起我
的遐思冥想，可以使我的想象
力相对得以发挥。我多年前的
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我不停地
写着，思路断了，我就抬头望望
窗外的云天。这时我会觉得小
说中的人物就立在那儿，小说
中那个想象的世界就在那儿，
千军万马在那里驰骋，山水田
园在那里再现，人物由小渐大，

向我走来、走来，于是我重又俯
身奋笔疾书……”

大自然亘古如斯，变幻无
定但却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云可
以给看云者一丝“前可见古云，
后可见来者”的慰藉。历史的
种种画面，只能借助史籍做间
接的想象，而无论是沙场鏖兵，
还是长亭送别，古人头顶上的
云，是可以用我们头顶上的云
直接填充的。多年前，我因事
去咸阳，当我乘车奔驰在咸阳
的郊野上时，我望着车窗外的
蓝天白云，不禁想起始皇称霸、
刘项亡秦的时代，两千多年前，
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不
正是在这蓝天白云之下上演的
么？陶渊明诗云：“遥遥望白
云，怀古一何深。”现在看来，望
云怀古，不仅仅是古人独有的
心境。

云的变幻，往往能够影响
人的情绪：“黑云压城城欲摧”
给人以压抑之感，甚至会令人
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而置身
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自然画
面之中，即使不是“威加海内”
的刘邦，心中大概也会油然冒
出几分豪壮之情。古代一些文

人常喜借云起兴，赋诗作文。
这些诗文至今仍具有颇强的感
染力。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
飞而知返”，可以想见陶渊明归
隐田园之志；吟“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可以感受亦官亦
隐、吃斋奉佛的王维悠闲自在
的心境；读“宠辱不惊，闲看庭
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

外云卷云舒”，则可以了解《菜
根谭》的作者洪应明淡泊无欲，
超然世外的胸襟……

陆游《孤云》一诗有句云：
“倚阑莫怪多时立，为看孤云尽
日闲。”周作人、梁实秋均将自
己的一本文集以“看云”名之，
看来，古今喜看云者，并非“舍
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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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为伴
梅桑榆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背着母
亲亲手缝制的粗布书包，来到村办小学
念书。我就读的学校地处穷乡僻壤，师
资力量本就薄弱，再加上不久之后出现
的“文革”乱局，教师队伍更是青黄不
接。在诸多老师中，只有尚老师和李老
师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我入学的第二年，尚老师担任了我
们的班主任。尚老师名鹤翔，人如其
名，温良儒雅。他大概有三十六七岁，
说话轻声细语，对学生从未大声呵斥
过。那时学校与其说是读书育人的地
方，倒不如说是刀兵相见的战场。师生
分成两派，你斗我，我斗你，谁占领的地
盘大，谁动员的学生和家长多，谁就可
以“占山为王”。李老师是某造反派组
织的掌门人，为扩大队伍，曾多次动员
在师生中极有威望的尚老师入伙。然
而，任凭李老师磨破了嘴皮，尚老师丝
毫不为所动，哪个派别也不参加，始终
保持中立。

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上，多为领袖
语录，再附加一些批判文章。尚老师曾
私下对我说，毛主席著作要学，但其他
文学作品也要看。当时能够说出这种
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那时文学经
典已被当做封建糟粕付之一炬，就连

《红岩》《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也遭到
批判，难觅踪影。记得有一天下午放学
后，尚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心翼翼
地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语
录》。翻开红色封面，里面却是一首首
手抄的古代诗歌。尚老师深深地叹了
一口气：“现在实在找不到可读的课外
书了。这是我凭记忆抄写的古代诗歌，
你拿回去好好读读吧！”在这册“手抄
本”里，有李白的《静夜思》，也有孟浩然
的《春晓》，还有柳宗元的《江雪》以及广
为流传的“锄禾日当午”……尚老师不
但在每个字上面标注了拼音，还在每首

诗的后面写下了注释说明，并配上了形
象鲜明的插图。白天上课时，我用心地
去读毛主席的“老三篇”，到了晚上便就
着昏黄的煤油灯，从“手抄本”里汲取着
文学的营养。

尚老师为人和蔼，从不与人计较长
短，但有一次却因为我，与李老师发生
了激烈的冲突。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与
同班同学大乾上山为生产队的牛打
草。路过山坡旁一块红薯地，我俩好奇
心顿起：红薯苗已栽上几个月了，不知
现在有没有结果？于是我们挑了一棵
枝叶肥大的红薯苗，小心翼翼地扒了起
来。而扒出来的红薯根上只是结了零
碎的几颗如花生大小的果实。当我们
正准备把扒出来的红薯重新埋入地下
时，突然听到身后炸雷般地传来一声喝
问：“你们在干什么？！”我俩扭头一看，
原来是同校读书的五年级学生黑蛋。
望着黑蛋刀子一样的眼神，我俩百口莫
辩，嗫嚅着不知说什么是好……可我们
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黑蛋却向已担任
一校之长的李老师告了密，并添油加醋
地说我俩每人偷了一大篮集体的红
薯。李老师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召开
全校师生大会，对我俩展开批判。放学
的路上，我俩吓得哇哇大哭，我们毕竟
才是七八岁的孩子啊！我感到万般委
屈：从我记事起，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要
热爱集体，宁肯饿死也不能侵占集体的
财产。父亲是生产队干部，掌管着生产
队粮仓的钥匙，在处处闹饥荒的年代，
父亲宁肯吃野菜啃树皮，也从未私自动

用过集体的一粒粮食。在学校，我每次
都被评为“五好”学生，可一夜之间我怎
么就成了一名“坏分子”了呢？

尚老师去找李老师求情：“我们不
能这样对待孩子，他们毕竟年龄小不懂
事。再说我已经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应
该给他们改正的机会。”但李老师固执
己见。尚老师火了，几乎是吼叫着对李
老师说：“如果非要巡回批斗他们不可，
我也陪着我的学生挨斗！”在尚老师的
据理力争下，李老师只好作罢。是年
底，尚老师便调离了我就读的小学。

尚老师调走后，一直没有他的音
讯。1978 年 12 月，我应征入伍。时值

南疆战事正紧，亲戚朋友很为我担心。
但由于部队地处海岛，交通不便，信件
往来十分困难。忽一日，我收到一封落
款为县教育局的来信，字迹非常熟悉。
拆开一看，原来是已调入县教育局工作
的尚老师从学区那里意外得知我参军
的消息，又辗转打听到了我的通信地
址。想不到时隔十余年，尚老师还依然
牵挂着他的学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
能够收到敬爱的老师充满鼓励和热切
希望的来信，怎不令我分外惊喜和感
动！自此以后，我们便一直保持着联
系。当我遇到失意坎坷时，是尚老师给
了我一次次热情的鼓励；当我迈入人生
的坦途时，又是尚老师不断给我敲响警
钟，使我能够低调做人，谨慎处世。尚
老师不但是我知识的启蒙者，也是我人
生的领路人。

几十年过去，很多世事都已化为过
眼云烟，但我对尚老师的感念之情却愈
久弥深……

修鞋，是都市生活中常见
的一个行当。

旧时，郑州几条主要街头
就有身背木箱坐摊修鞋的匠
人在等活，其所做之活除缝绽
外，还有订前后掌及给新鞋定
扁掌等。

郑州商业随着火车的到
来而兴盛，四面八方的中外旅
客和货物汇聚于此，西式皮鞋
开始进入市场。由于皮鞋在
当时比较昂贵，要请专门的皮
鞋匠进行修理。随后修鞋这
一行当很快发展起来，修鞋人
开始在火车站附近的热闹场
合吆喝着来揽活，遇有活计，
放下木箱，坐在小马扎上就干
起活来，顾客尊称他们为“修
鞋匠人”又叫“修鞋匠”。匠人
所带的木箱中不同抽屉里放

着大小工具有:剪子、钳子、起
子、锥子；还有揎刀、榔头、麻
绳、皮绳、丝线、弯针、石蜡、皮
跟、皮掌、胶水等。此外还备
有大大小小的皮子块、旧轮胎
等，都是补鞋用的材料。最重
要的还有一把修鞋必备的工
具铁拐子，两头是两只鞋底形
的铁鸭子嘴。用的时候夹在
腿间，可将要修的鞋底儿朝天地
套在鸭嘴上，修起鞋来很方便。

据老街坊说：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南方几省来郑修鞋的
较多，他们修鞋技艺给老郑州
人留下深刻记忆。1925 年在
五虎庙附近（现二七广场），有
一家湖北汉川县人郭修成开
的“修成记”修鞋铺，有一手娴
熟的修鞋技术，所修的皮鞋特
别注重保证质量而相当出

名。昔日皮鞋多革底，在订补
前掌时，先将鞋掌需修理部位
的旧底割开，挑尽线头，翻开
前掌底皮，再换上新底革，并
将其靠鞋启处片成薄片，插入
鞋启与后掌的缝隙之间，再摊
开旧皮，从腰档齐鞋启处割
开，以细线将前掌革緔好，钉
牢鞋启，最后上色、打蜡、擦鞋
油。这样精工细修的皮鞋底
与新鞋无异。虽然修鞋工价
略高，但顾客都乐于找他。所
以在群众中一直流传着：“修
鞋去找修成记”的口头禅，由
于“修成记”修的皮鞋受到顾
客好评，闯出名声。1930 年，

“修成记”在修鞋的基础上，又
开始扩大生产皮鞋，小生意做
成了大买卖，一个个顾客都不
禁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修
成记”。

旧时，修鞋行业所用的专
用工具铁拐子，修鞋匠都称它
是“八仙”中李铁拐所用之物，
故被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受
到崇奉。

“不知天高地厚”这句话是对那
种无知无识、妄自尊大、毫无自知之明
的人的一种通俗的贬称。但，天究竟
有多高、地到底有多厚？这却非一两
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科普问题。

那么，天到底有多高、地究竟有多
厚呢？

天高，从地面算起，通常是指到
大气层的高度。过去认为厚约八百公
里，以后探测到在距地面一千至两千
公里处仍有空气存在。尔后根据人造
地球卫星、宇宙火箭和宇宙飞船考察

的结果，在两千至一万六
千公里的高空，仍然存在
着空气的痕迹。

地有多厚呢？科学家
们推断：根据地质结构，地

球内部可分为地壳、岩石圈层、中间层
和地核等不同性质的同心圈层。地壳
在大陆上平均厚度六十多公里。而岩
石圈层是从地壳以下到深达一千二百
公里处的圈层。在岩石圈层以下到离
地面二千九百公里间，叫中间层或中
间带。中间层以下到地球中心部分是
半径达三千四百七十一公里的核心，
就是地核——外核平均厚两千二百公
里，内核半径一千二百七十公里。目
前，人类最深钻井为八至十公里，还远
远没有突破地壳。

“天高地厚”科学解
王道清

师恩难忘师恩难忘
郭法章郭法章

在湖畔，我不时仰望那既忙碌且悠
闲的鸟儿。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只知道
它们的形态、啼鸣各异。不停地飞，也
常常地唱。可以说一路飞翔，一路歌唱
了。

时上时下，时左时右，不慌不忙，不
徐不疾。两只翅膀，忽扇着两道弧，传
递着鲜活、轻灵的气息。我的心脏、血
脉，受到了震颤、吹拂、沐洗。

有的像在吁口哨，有的像在吹短
笛，有的像在敲梆子，有的像在弹筝，有
的像在呢喃。有的粗犷、直率、豪迈、真
诚、朴拙，有的袅娜、含蓄、细腻、缠绵、
玲珑。不事雕琢，发自心声。百鸟百
舌，才构成风格各异，纷纷纭纭的大千
世界哟。

大自然之所以至真至美，就是因为
包容了和而不同的姿态、颜色、声音。

竟有几次，就在我宁静地守望晨曦
送别夕阳时，多情的海鸥，不经意间，倏
然从我的胸襟间，亲近地打了个旋儿，
待我发现，早已经飞向湖之上空了，我
便惊喜欲狂地鼓掌、呼喊，太好了，感谢
你，欢迎再来。已经离我而去的海鸥，
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看到了我的欣
喜，便用曼妙柔媚的鸣声亲切地回应了
我。

是骄傲地讴歌，深情地呼唤。展示
着乐观、开朗、自信的身影和笑容。是
天意默契，还是偶然邂逅？生命的大手
笔写意，点拨了我，心灵旅行，也当这般

无牵无挂，无拘无束，潇洒自由。
飞翔剪影掠过我的视野，诗情画意

留驻我的心房。像袅袅娜娜的风，像温
温婉婉的雨，有了它，我心里滋滋润润，
没有它，我心里则空空落落。

暮色降临，祝福晚安。曙色初升，
带来祥瑞。晴日，披着霞，沐着风。雨
天，敞开了歌喉，唱出了清脆的心声。
风疾，一般的鸟都隐遁了，海鸥却依然
在空中矫健地蜿蜒。翅膀显示着矫健，
刚劲，身形张扬着大气，轨迹含蓄着智
慧，上下转弯诠释着灵巧，浑身闪烁着
灵动，歌喉洋溢着幸福。

风雨洗亮了眼睛。最是那转弯的
一瞬间，划出了半个圆，半个弧线，无痕
迹，却留下了足迹，掀起了波澜，荡起了
诗情。

上苍啊，给我一双翅膀吧，我要飞
翔。

形体的我，蠢笨臃肿，在平原上行
走，尚且踉跄趔趄，要飞，岂不是梦想
么？

上帝给人以心在于记忆，给人以脑
在于想象。那就叫我展开想象的翅膀，
穿过晨曦与星光，将生命的光影留在湖
畔，留在旷野，留在今天，留在未来，留
在键盘。

灵感不会终止。
想象没有归宿。
我要飞得更高，飞向辽阔，飞向遥

远，飞向空冥，飞向梦幻。

旧时郑州的修鞋业
王瑞明 杜丰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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